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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按照传统观点来看，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能力较差，多数学者认为其不能重叠，即使在少数可以重叠

的情况下，也基本表达褒义情感。而就目前现存的语言事实而言，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能力有所提高，

可以表达贬义情感，只是所表达的贬义程度有所降低。本文以BCC语料库数据为依托，考察当前单音节

贬义形容词重叠的情况，并试图从内部交际、外部文化等方面进行解释。 
 
关键词 

形容词，重叠，BCC语料库，交际文化 

 
 

Analysis of the Overlapping Phenomenon of 
Monosyllable Derogatory Adjectives 
—Analysis Based on BCC Corpus Data 

Xuan K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Mar. 11th, 2023; accepted: Apr. 12th, 2023; published: Apr. 24th, 2023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view, monosyllabic derogatory adjectives have poor overlapping abil-
ity. Most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y cannot overlap. Even in a few cases where they can overlap, 
they basically express commendatory feelings. As far as the existing language facts are concerned, 
the overlapping ability of monosyllabic derogatory adjectives has been improved, which can ex-
press derogatory feelings, but the degree of derogatory expression has been reduced.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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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C corpus dat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nosyllable derogatory adjective 
overlap, and attempts to explain it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external cul-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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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按照传统眼光来看，汉语是孤立语，没有印欧语等屈折语中丰富的形态变化。但是，汉语中仍然有

重叠、附加“子”、“儿”、“头”词缀等广义的、要求不严格的形态。例如汉语动词和形容词中就有

重叠形式，其中特别是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前人研究众多。然而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经数十年，

汉语形容词的重叠形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需要更新的语料对前人研究进行补充。 
就本文所研究的单音节贬义形容词来看，学界传统的主流观点和当前的语言事实已经产生了差异。

朱德熙(1999)指出，现代汉语中并非所有单音节形容词都可以进行重叠，特别是表示“坏字眼”，即含有

贬义意义的形容词一般不能够重叠。即使这些“坏字眼”贬义形容词可以重叠，一般也都不再表示贬义

色彩，代之以相反的情况，即表达褒义色彩[1]。李大忠(1984)则是从语体色彩方面考察，认为能重叠的

单音节形容词大多带有口语色彩，带有书面语色彩的单音节形容词则不能重叠[2]。然而就当前的语言事

实来看，不乏贬义形容词重叠的现象。郭锐、高再兰(2015)通过 CCL 语料库搜集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

AA 式的出现频率和出现语境，认为 AA 式具有褒义色彩，即使是贬义形容词，进入 AA 式结构中也基本

表达褒义色彩[3]。熊仲儒(2013, 2017)也认为，汉语中单音节性质形容词都可以采用复制的方式重叠，并

不仅仅局限于褒义形容词[4] [5]。 
此外，方言研究表明大量方言中充斥着形容词重叠现象。郭利霞等(2022)以存古文献《北部北京官话

口语入门》为考察对象，发现近代的北京官话中已经存在大量的形容词重叠现象，其中不乏贬义形容词

重叠(如“重重的”“死慢慢”) [6]。现代汉语方言中，徐炯烈、邵敬敏(1997)考察了上海话中形容词重

叠的状况，认为单音节重叠“AA 式”在上海话中存在极少[7]。刘莉芳(2004)考察了山西晋语中的形容词

重叠，统计出大同方言存在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的现象(如“瘪瘪的”) [8]。杨俊芳(2008)在调查了大

量地区方言的基础上对汉语方言中形容词重叠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9]。魏梦洋(2020)列举了河南新密方

言中的贬义形容词重叠现象(如“臭臭儿嘞”)，同时分析其变调情况[10]。黄笑赧(2022)考察了柳州方言

中的重叠现象，特别是“AA 式”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在柳州方言中出现频率极高[11]。可见，汉语方言

中存在大量的形容词重叠现象，而这些现象是否会对普通话中形容词重叠产生影响呢？ 
就当前 BCC 语料库中统计的语言事实而言，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并非个例现象，也并不一定表达

褒义情感，如“坏坏的”、“丑丑的”、“臭臭的”均为典型的单音节贬义形容词，其表达的意义也不

是褒义的，而是带有贬义色彩，只是其贬义色彩较之“坏”、“丑”、“臭”、“很坏”、“很丑”、

“很臭”等有所减轻。 
本文以单音节贬义形容词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其重叠情况，依托 BCC 语料库数据进行整理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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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的类型及演化原因。 

2. 语料分类 

本文以BCC语料库中收集的数据为依托，查找“aa的”结构(即形容词性语素 + 形容词性语素 + 的)，
统计出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的实例，并根据其贬义原因不同将其分为两类：本身表贬义的形容词重叠

以及本身为中性词，在具体语境中表贬义的形容词重叠。 

2.1. 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 

根据 BCC 语料库的统计结果，“aa 的”结构中，本身带有贬义色彩的形容词重叠有以下实例(括号

内为出现频率)： 
怪怪的(2580)、弱弱的(1763)、糟糟的(1293)、怯怯的(727)、坏坏的(678)、笨笨的(558)、阴阴的(479)、

贱贱的(459)、肥肥的(453)、臭臭的(291)、涩涩的(287)、丑丑的(194)、惨惨的(145)、慌慌的(112)、凶凶

的(85)、假假的(72)、蠢蠢的(68)、僵僵的(67)、骚骚的(64)、腥腥的(47)。 
以上实例中，单音节形容词本身带有贬义，如怪、坏、蠢等，是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的典型情况。 

2.2. 语境中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 

除上述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的典型情况外，语境也会赋予单音节形容词以贬义的色彩，即本身为

形容事物形状的中性形容词，具体语境中附加上了贬义色彩，同时以重叠作为形式表现。 
BCC 语料库“aa 的”结构的统计结果中，此类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有以下实例(括号内为出现频

率)： 
1) 辣辣的(376) 
“刚打完第二针疫苗的右胳膊辣辣的。”(新浪微博/2020) 
2) 扁扁的(320) 
“好不喜欢扁扁的脸啊，就是怎么 rua 都 rua 不好。”(新浪微博/2020) 
3) 咸咸的(308) 
“果然夏天不能吃太咸，可是食堂好多饭都是咸咸的，天气好热，感觉嗓子冒烟了，我再也不要中

午吃咸的了。”(新浪微博/2020) 
4) 黏黏的(164) 
“夜班好热，身上黏黏的，不舒服，明早才下班，好难过，要裂开了。”(新浪微博/2020) 
5) 颠颠的(111) 
“大半夜想起来衣服还在洗衣机里，颠颠的爬起来去到盥洗室拿衣服去了，还有新的发现，吹头发

时鲨鱼夹摘下来也放那忘拿了，我……唉。”(新浪微博/2020) 
6) 稀稀的(102) 
(评价孩子的头发)“5 个月了，我们毛儿稀稀的还跟个小冬瓜似的。”(新浪微博/2018) 
7) 瘪瘪的(99) 
“钱袋子瘪瘪的，脑袋瓜嗡嗡的。”(新浪微博/2020) 
8) 少少的(98) 
“以前几千几万的小红心，现在只有少少的 300 多个，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手指点一点。”

(新浪微博/2020) 
9) 稠稠的(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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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不那么稠稠的粥。”(新浪微博/2020) 
10) 胀胀的(96) 
“早上刚打完 HPV 疫苗，现在针孔那里有点胀胀的。”(新浪微博/2020) 
11) 斜斜的(70) 
“去爬山，爬到一半太累就下山，下山走大路都是斜坡，没有一个平的，一直斜斜的下去。(强颜欢

笑表情)”(新浪微博/2020) 
12) 钝钝的(57) 
“昨天只是钝钝的痛，今天再看简直是一把把刀子在往我心上戳”(新浪微博/2019) 
以上实例中的贬义色彩，非单音节形容词本身具有的，而是具体语境赋予的，不符合说话人的某种

预期，属于非典型的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 
就上述两个分类及其实例而言，单音节贬义形容词具有一定的重叠能力，和前人认为的“坏字眼”

形容词一般不能重叠有所差异，反映了汉语的动态变化。 
但同时，目前的语言事实也表明，单音节贬义形容词虽然可以重叠，但其重叠能力明显弱于单音节

褒义形容词，一定程度上和前人的观点产生了呼应。 
以单音节贬义形容词“丑丑的”和其反义词“美美的”为例，BCC 语料库中“丑丑的”出现频率为

194 次，但是与此相对的“美美的”出现频率则为 5947 次。如果再进一步统计其变体“美美滴”，则需

要添加 1314 条数据，而“丑丑滴”仅 1 条数据。以上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丑丑的”和“丑丑滴”

出现频率远远低于“美美的”和“美美滴”出现频率，表明了较之单音节褒义形容词而言，单音节贬义

形容词重叠的能力更弱，这一点与前人观点一致。 

3. 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原因分析 

3.1. 内部表达需要 

1) 语义角度 
下面从具体语料角度，结合具体语境，探讨一个形容词的不同形式表达语义的区别。 
以典型的单音节贬义形容词“贱”为例，其三种形式：“贱贱的”、“贱”、“很贱”表达语义上

有所区别。 
实例一：“贱贱的”——“我感觉我就像那种贱贱的舔狗，让我毕业吧。”(新浪微博/2020) 
实例二：“贱”——“你是体面，但有些人就是贱，他们配不上你的真心哇。”(新浪微博/2020) 
实例三：“很贱”——“不爱小动物就不要想着养，养完又不负责真的要遭报应，真的很贱。”(新

浪微博/2020) 
上述实例中，实例一“贱贱的”语义指向说话人本身，是说话人的自嘲，认为自己“贱贱的”，表

达自我调侃的感情，并非“贱”本身具有的“卑鄙”、“下贱”等义。实例二则是表达了明显的贬义情

感，说话人对听话人“你”的态度是肯定的，但是对“有些人”的态度是否定的，认为他们较为低劣，

和听话人不相匹配。可见，此处的“贱”并非实例一中的调侃，而是表达了明确的贬义情感，带有贬义

色彩。实例三则更进一步地强调贬义情感，用程度副词“很”修饰“贱”，说明了“贱”的程度进一步

加深。同时结合具体语境“遭报应”，可以看出实例三带有一定的诅咒意义，较实例二的贬义色彩更深。 
与此类似，典型的单音节贬义形容词“臭”，其三种形式在语义表达角度也有以上区别。 
实例四：“臭臭的”——“好不喜欢参加酒局哦，即使自己不喝，也臭臭的。”(新浪微博/2020) 
实例五：“臭”——“昨天买了个榴莲，还是没开口的，今天就裂开了，满屋飘臭。”(新浪微博/2020) 
实例六：“很臭”——(视频博主手里抱着狗的屁股)评论“为什么我满脑子都是：手掌会不会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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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2020) 
实例四中“臭臭的”语义指向自己，表示参加酒局后的结果，这种结果引起了说话人的不满，表达

一定的贬义意义，但结合语境，“好不喜欢……哦”带有一定的卖萌色彩，其贬义意义却并不强烈。实

例五中“臭”指榴莲发散出的味道，语境中“满屋飘臭”，强调“满屋”，这是说话人不期待的，其贬

义色彩较实例四更进一步。实例六中，结合上下文语境，博主的手抱着狗的屁股，接触较为密切，而一

般情况下狗的卫生情况较差，如此近距离接触狗是一般人不太能接受的，因此这里的“很臭”带有的贬

义色彩更深。 
结合上述几个实例，我们可以发现，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后的“aa 的”较之“a”、“很 a”表达

的贬义色彩有所减弱，语义有远离贬义一端、向褒义一端靠拢的趋势。但同时由于其词汇概念意义的制

约，无法真正表达褒义意义，仅仅体现出靠拢趋势。 
2) 语气角度 
结合上述“贱”、“臭”的例子，在语义色彩变化之余，我们也可以发现单音节贬义形容词的不同

形式所体现出的语气也有所差异。“aa 的”语义上的贬义色彩减轻，表达的语气较之“a”和“很 a”也

有所减弱，不再表达强烈的贬义意义，语气更为温和。 
3) 交际原则的需要 
经过上述两个角度的分析，可知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后，语义上的贬义色彩减轻，语气也更为温

和，让“坏字眼”不再那么“坏”。然而，在对比单音节褒义形容词的重叠中，我们可以发现，单音节

褒义形容词重叠则是让“好字眼”更“好”。如“乖乖的”和“乖”、“棒棒的”和“棒”、“美美的”

和“美”、“香香的”和“香”等，都是在其原有褒义色彩的基础上推进一步，带有一定的描写性。 
那么为什么单音节褒义形容词重叠和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 
祖晓梅(2015)指出，中国人的交际中一般要遵循礼貌原则，要照顾说话双方的面子，作为集体主义社

会中的一员，交际双方都认为“面子观念”较为重要[12]。因此中国人在交际的过程中往往为了维护双方

的面子、促进交际和谐，采取将好的事物描述地更好、坏的事物描述地不那么坏的方法，以此保证交际

有效持续进行。而在当代，人们越来越重视所谓的“语言的艺术”、“交流的艺术”，这种符合交际原

则、符合中国人心理的表达越来越多，反映了语用对语法形式的影响。 
4) 软化个人表达的需要 
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后，语义上的贬义色彩有所减轻，

有向褒义化靠拢的倾向；语气上也有所减弱，避免了过于强硬的语气。同时我们也认为，单音节贬义形

容词重叠的这两方面特点，都是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保证交际顺利、有效地完成。在保证交际顺利完

成的同时，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的使用也有利于营造更好、更积极、更具有亲和力的社交形象，有助

于保证长期交际的顺利进行。 
社会心理学认为，“亲和动机”是影响交际行为的重要因素，更亲和的、不具有攻击性的表达方式

可以使交际双方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而辅助交际[13]。与此相关，加拿大认知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从语言心理学角度提出了语言的两个功能：传达命题和维持社会关系，并进行了实验，进

一步说明平等的、更亲和的表达方式对于实现交际目的有积极影响，能够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14]。这也

从实验角度印证了“亲和动机”能够影响交际行为及结果。 
基于上述原因，交际双方尽可能使用更亲和、更不具有攻击性的方式交流沟通，为了满足这一要求，

交际双方采取诸多办法以期软化个人表达，从而保证交际得体而顺利地进行。软化个人表达的手段以模

仿儿童式低龄化表达为主。申国菊(2014)在考察网络语言时，以网络低龄化词语为出发点，挖掘并探讨网

络低龄化词语中的叠音现象。她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叠音词的大量涌现和儿童低龄化表达密切相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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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玉英(2006)也指出，根据儿童语言习得规律，在儿童习得语言的初期，儿童自身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够完

善，对发音器官的控制能力相对较弱，掌握的词汇极其有限，然而汉语词汇又以双音节词为主，因此儿

童在习得语言的初期主要通过叠音形式弥补双音节词汇掌握的不足(如饭饭、东东、漂漂、坏坏等) [16]。
这就导致了儿童语言中经常出现叠音的词语，形成了儿童特有的“娃娃腔”。与此对应，成人在和儿童

交流沟通的过程中，也会模仿这种“娃娃腔”，以儿童的方式和儿童沟通，以期获得儿童心理上的亲近，

同时保证交际的顺利完成。儿童的“娃娃腔”是其生理心理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而成人对这种“娃娃

腔”的模仿，则更多是软化个人表达，从而塑造出更亲切、更温和的社交形象。因此，成人在使用汉语

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也模仿“娃娃腔”，即儿童式的低龄表达，大量使用词汇的叠音形式，以期获得更好

的交际效果。同时由于语音韵律节奏的要求，为体现词汇中的轻重音差别，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后往

往会添加轻声助词“的”，使得语言表达更富有音乐感[17]。 

3.2. 外部因素影响 

1) 地域变体——方言影响 
方言是现代汉语在地域上的分支或变体，随着跨区域交流的增加，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部分方言可能被普通话“同化”，从而失去自身特色，但与此同时，部分强势方言也可能对普通话产生

一定影响，促进普通话中的某些语法现象发生变化。就本文中探讨的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而言，我们

可以从方言中找到诸多例证。 
杨俊芳(2008)考察了北方官话、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平话等十大方言区，发现长沙话、

广州话、临淄话、魏县话等地点方言中均有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的现象。特别是长沙话和广州话，单

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为 AA 式的情况更普遍，其重叠后所表示的语义语气也有所减弱[9]。其中特别要注

意的是广州话，广州话及其所属的粤语为强势方言，其影响不断扩大。当代普通话对方言有一定的冲击

作用，但仍有一部分方言由于地域经济优势等因素，倾向于保留原有方言，甚至会成为一种方言潮流，

吸引非方言母语者学习这一方言。广州话及所属系统粤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随着经济特区的设立、

港澳经济的影响，乃至粤语歌曲的流行，都促进了广州话、粤语地位的上升，“猴塞雷”、“母鸡啊”

都是非粤语方言者模仿粤方言产生的网络表达。广州话中常见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现象，如蠢蠢的、

黑黑的、乱乱的等，其作为强势方言的表达，可能对普通话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导致单音节贬义形容词

重叠现象的发展。 
此外，刘莉芳(2004) [8]、魏梦洋(2020) [10]、黄笑赧(2022) [11]系统考察了山西方言、河南方言、柳

州方言中的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的现象。这也证明了汉语方言中单音节贬义形容词的分布较为广泛。

正是由于这一现象的广泛分布，普通话中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从而进入普通

话的语言体系之中。 
2) 社会变体——网络语言的影响 
除方言外，网络语言作为社会语言变体，是标准汉语的一种变异形式，也会对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

叠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语言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对标准的现代汉语

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推动现代汉语中的某些表达发生变化。 
上文提到，申国菊认为，网络语言中低龄化表达即模仿儿童“娃娃腔”现象的结果[15]，因而出现了

以叠音、变音(指网络语言中常将[f]和[x]、[n]和[l]、[ts]和[ʈʂ]、[tsʰ]和[ʈʂʰ]、[s]和[ʂ]几组声母混淆)为代表

的诸多不合汉语语言规则的表达形式。 
根据 BCC 语料库的数据结果，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大多出现了微博等网络语境中，而正是由于网

络语言对这种重叠表达的偏爱，在其冲击之下，现代汉语中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的现象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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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汉语中常见的表达之一。 

4. 结语 

几十年来，学界对单音节贬义形容词的重叠较为关注，从朱德熙(1999)认为“坏字眼”不能重叠，到

李大忠(1984)认为不同语体中的重叠频率不一致，再到最新语料中诸多单音节贬义形容词重叠的实例，可

以发现现代汉语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本文也结合 BCC 语料库的语料实例，分析现代表达中单音

节贬义形容词重叠的情况，具体地展现了其重叠能力，并发现这一现象和以往母语者的认知存在差异，

表明单音节贬义形容词正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中。 
在这一过程中，内部交际的需要会推动语言更新变化，同时新兴语言社团、地域方言等社会因素都

会对语言的更新产生一定的影响，正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语言曾经发生、正在发生、未来仍然会发

生渐变性的变化，以此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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